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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传统日记教学法源流及其在本科生导师制中

的运用

□  殷　慧　肖永明

 

 

摘要: 书院传统日记教学法贯穿汉宋学术，是书院保持旺盛的

学术交流与创新的重要保障。传统书院日记教学法在现代化进

程中可与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高度融合，值得在现代大学本

科生导师制中借鉴和运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实施本科生导

师制中践行书院传统日记教学法，以经典原著为中心，重视师

生面谈时的交流讨论，出版学生的优秀论文，强调教书与育人

相结合，充分保证学生的自修时间，重史而不拘泥于史，注重

师生的共同成长，既延续了书院传统，又体现了教学和研究的

有机结合，促进了本科生治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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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教育教学经验，其中日记教学法（又称日课）是其一

直保留的教学方式。综观不少书院的章程，我们发

现，日记教学法是书院保持旺盛的学术交流与创新

的重要保障，其中的质疑问难、发展思维，与牛津

大学导师制高度契合，在传统书院向现代高等教育

转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值得在现代大学实施的

本科生导师制中借鉴和推广。

一、传统书院日记教学法的发展演变

自唐五代兴起的书院，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的动

向，既有与南宋理学深度的结合，又有与阳明心学的

结合与相互促进，也曾是乾嘉汉学的研习之地[1]。书

院的发展与宋学尤其是理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

系。早在北宋范仲淹庆历兴学时，胡瑗实验了二十

余年的“苏湖教法”得到推广。胡瑗创设的“经义”

和“治事”两斋，体现了“明体达用”的思想，主张

根据学生特质而给予不同指导与要求，着力于培养

广博的通才与精深的专才[2]。南宋朱熹在《大学》格

物补传中着力创发“全体大用”之学，力求将形而上

的义理追求与形而下的礼仪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朱

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炼概括儒家教育精神

的主旨、精髓，揭示为学之序，形成了具有鲜明理学

特色的教育理念。他的弟子程端蒙和其友生董铢制

定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则主要将书院日常教学中

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总结概括出来，致力于落实“小

学”层面的教养[3]。理学教育影响下的日记教学法一

方面注重学生的经史性理学习，另一方面落实为具

体的行为规范要求，为明清书院沿用。   

然而，关于日记教学，自宋以来一些说法并不

完全相同。如吕祖谦拟定的《丽泽书院·乾道五年

规约》:“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

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4](p198)

这主要是指记录疑问的专门册子。而文天祥提到安

湖书院“置进学日记，令躬课其业，督以无怠”[5]，这

一“进学日记”，内容可能较为宽泛。明代《白鹭洲

书院馆规》规定：“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工

夫登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

看《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

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不忘

之。本府将不时抽签稽查。”[6]这一“日课簿”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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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读书日记，应没有“札记”那么深入。

后来，也许受顾炎武《日知录》的影响，清代书

院更是广泛采用日记教学法。阮元主持的学海堂和

诂经精舍主要强调学生记录“札记册子”，为各大书

院效法。这时的日记教学法开始明确地分为两类：

行事日记和读书笔记各一册。冯桂芬、黄彭年建立

的正谊书院要求学生“设日记，每日所读之书，有所

得、有所疑，皆记之，以验所志之学。”[7]而上海龙门

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则成为实施日记教学法的典型

范例[8]。沈恩孚曾留下龙门书院读书日记三十四则，

主要谈及学习四书、五经的收获与体会[9]。1182年建

立的南菁书院，更是将日记教学法发扬光大，在书

院之中，同祀郑玄和朱熹，标明汉宋兼综的学术宗

旨[10]。唐文治的《南菁日记十六则》详细地说明了自

己如何思考日课课题，查阅了哪些资料，请教了哪

些师友，结论如何，等等[11]。这表明了当时南菁书院

主张汉宋兼采的治学特色，学生能够通过日记来展

示修身和为学的收获。这仍然是从理学明体达用、

全体大用的角度来思考书院的人才培养。

1903年书院改制后，传统书院已无书院之名。

在迅速融入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

认为书院的传统教育精神和理念仍然值得传承与

发扬，并积极引入、尝试和实践牛津大学本科生导

师制：一方面仍然沿用、采纳过去传统书院的日记

教学法，另一方面也注重将为学日记、札记转化为

导师制指导下的研究成果。

1920年成立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后虽几经易

名，至唐文治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却一直

延续南菁书院的教育理念，提出“研究本国历代

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

献”[12]。据无锡国专学生杨廷福和陈左高的回忆，

后来的无锡国专也曾借鉴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到高

年级时每位学生可以选择一位指导教师。师生均重

视毕业论文，学生修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由教师指

导撰写毕业论文，以论文的优劣，品定毕业的名次
[13]。这相当于今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在无锡

国专，由于所招学生为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故

导师制只是一种课堂教学的补充，以便为学生的课

余自学或深入研究学问提供条件和指导。

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采用中国古代书院的

山长制和英国牛津的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体制。各

教授从开院之日起，“应将其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

围公布，各学员应与各教授自由谈话，就一己志向兴

趣学力之所近，择定研究之题目，限于开学后两星

期内，呈报讲师，由其核定备案。核定后，应即随时

受教授指导，就此题切实研究”[14]。1927年兼行的

导师制，“实质就是师生分头做课题。学年初，学生

自己提出研究计划，到年末交出研究成果。”[15]这实

际上是研究生教学。由于清华国学院的教学对象都

是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导师制便成为其

指导学生研究的基本教学方式。不难看出，这些尝

试在吸收书院教学长处方面的用意是一致的[16]。

1950年钱穆等在香港成立的新亚书院，其教育

宗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

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

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7]新亚书院不仅

着力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致力

于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建院50周

年纪念会的论文集序言中反思了现代大学、西方文

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融合、转化的问题，建议大

家通过长期的试探和实践，在现代大学中体现、涵

摄传统书院精神，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而有益

的启示[18]。今天的岳麓书院毫无疑问既保留了传统

书院的“硬件”，也成为了现代大学——湖南大学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创造性地培养人才的过程

中，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试图挖掘传统书院日记教学

法的优长之处，并将其融入到本科生导师制中，取

得了明显成效。

二、传统日记教学法在岳麓书院本科生
导师制中的借鉴和运用

新时期岳麓书院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主要在历

史学本科生中推行，融合传统书院精神和牛津大学

本科生导师制理念，采纳传统日记教学法，将教学

与科研有机结合，强调德业并重，学思并行，注重为

学与做人的统一。

1.夯实基础，鼓励并要求学生写读书日记、札记

就学业而言，导师制的有效与否，关键在于能

否有效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治学能力。按照传统

史学的要求，岳麓书院的学业导师鼓励学生将每天

所读、所思、所想、所遇、所困、所疑、所感等，或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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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略地写下来，内容涵盖传统书院的“行事日记”和

“读书日记”。学生的日记需要重点记录学生为完

成作业和课程论文所查阅的书籍，以及所思考的进

展。书院要求学生建立专门的读书笔记、日记文档。

学生们写作了风格多样、丰富多彩的读书笔记，每个

人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笔记。“行事日记”因涉及

学生隐私，学生可有选择性地向老师汇报。

传统书院日记教学法认为，日记和作文可全面

促进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性情教育，能有效地反映和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我们鼓励学生在日记的基础

上，每两周作文一次，形成较为系统深入的学术札

记。岳麓书院学业导师一方面可有针对性地给本科

生命题作文，另一方面，本科生也可每两周择其精

要，将札记和读书笔记发给导师，导师在三日内给

予反馈，并预约面谈。日记和札记的主要内容成为

导师与学生之间讨论交流的主要内容，这为导师的

高效指导夯实了基础。

2. 以经典原著为中心，重视师生讨论，促进生

生交流

牛津大学导师制的核心内容是讨论经典著作。

岳麓书院的学业导师与本科生至少每两周有一对一

或一对多的面谈，交流的主要内容一般有两项：一

是有针对性地对札记和读书笔记中的疑问进行讨

论，拓展视野，启发思路，指导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二是交流读经典原著的感受和收获。重视经典

原著的解读，注意学习兴趣的引导，加强问题意识

的考察，导师需要不断质疑问难以促进学生思维的

发展，并注重研究的深入。面谈时，既涉及导师的讲

解、评析，又注意提示学生拓宽知识面，开出具体

而深入的阅读书目。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研究者、讨

论者，导师时时不忘启发引导。

岳麓书院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中，除了重视师

生面谈中名师的循循善诱，还强调书院传统中益友

的切磋琢磨。与过去的书院常常聘请书院的高材生

为学长、斋长相类似，今天岳麓书院为本科生聘请

的生活导师，亦主要由高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担任。这些学长们一方面观察本科生的言

行、勤惰，另一方面也注重读书、研究的交流。书院

的读书日记中常常可见到生生互相切磋琢磨的情

景。相对于师生之间的交流，同窗之间的交流可以

议论风生，更加亲切自然、自由宽松。

3.打造精品，重视学生札记、论文的结集和出版

传统书院中本来就有藏书、刻书的功能，除了

刊刻教师的著作、文集、讲义等外，学生的课艺、日

记、文集等也是书院刊刻的重要内容。过去书院往

往将学生的课卷装订成册，然后再由老师择其精

华，成集刊刻。现在岳麓书院的本科生在导师的指

导下，不断与老师、同学探讨札记、论文，积极参与

院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涌现

出不少佳作。目前，岳麓书院本科生作品已经结集

出版[19]，这既延续了书院传统，又促进了本科生治

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提升，体现了教学和研究的有

机结合。

三、在本科生导师制中实施日记教学法
的思考

传统日记教学法体现了书院精神，可灵活运用

于现代大学本科生导师制中。但在现代大学教育体

系中实施日记教学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1.关于学问与品行

中国书院教育历来重视人品的塑造。在引进西

学以及牛津大学导师制时，近代的教育家均能坚守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通才教育，既强调尊德性，又注

重道问学，即学问与品行并重的理念。在“培养什

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唐文治主张“欲成就一等学

问、事业、人才，当先砥砺第一等品行。”[20]强调对

学生进行立志、励志教育，主张道德、文章并重。

1935年，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也强调继承

和发扬书院传统和精神：“本院之教育在于学行并

重，于知识之授受多用西方学术之方法，而于人格

之陶养，则多取吾国先儒之遗规，务使所造之人，

其知识足以应付世界潮流，其品行足以担当民族复

兴。”[21]书院的精神，不但注重知识和能力培养，而

且注重品德、行为的敦励。在推行本科生导师制过

程中，我们尝试将传统的日记教学法引入，正是通

过强调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以促

进人格的完善和修养的提高。然而，在与牛津大学

导师制融合过程中的日记教学，强调和凸显的肯定

是读书日记，行事日记反而可能成为隐性的。因此，

传统日记教学注重的两个方面也有可能在新时代

书院传统日记教学法源流及其在本科生导师制中的运用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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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科生导师制中面临“陷于一偏”的境地。认识

到这一点，并如何有效地通过日记教学法促进学生

品行的修养，实现学行并重，这是在实施本科生导

师制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2.关于教学与自修

传统日记教学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

自修时间能够得到保障。胡适曾在《书院制史略》

中提到研究学问达到的程度与自修的时间、水平有

很大的关系[22]。现代大学的教学是以课程为中心，

给本科生自学和研究的时间并不充裕，这与传统书

院教学有很大不同。如今本科生导师制绝大多数是

对大学课程教学体系的一种补充，而不能也不可

能以其为主体。过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重视学生自

学，一天只有四个课时的课堂教学。学生在学好课

堂所授内容的基础上，各就自己的爱好，主动、认真

地自学，老师也给予认真指点[23]。如今在本科生导

师制中实施日记教学法，如果不能保证学生充裕的

自学时间，其日记、札记的质量必然大打折扣。因

此，应该保证学生有充分的“优游涵泳”的自修时

间，只有这样，学生们通过自由思考和探索而形成

的日记成果，才可能有较高的价值和水准。

3.关于博雅与专精

传统书院日记教学法旨在实现明体达用、全体

大用之学，试图培养既博雅又专业的人才。传统书

院常常“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

行。”[3](p1020)这启发我们，今天我们培养的历史学本

科生，仍然应该厚植基础，强调在通识的基础上培

养优秀的历史学专门人才。本文前面谈及的岳麓书

院重视日记和作文，正是从厚基础的角度考虑，全

面整体地提升历史学学科学生的专业素养。从通才

培养、通识教育的要求来看，我们应该主张学生泛

观博览而后有所精专。因此，在重视史学研究与拓

展的同时，也应鼓励学生经史并重，不拘泥于史。

传统书院在思考自身的社会价值时，始终有一种自

我批判的意识。如清末柴萼在反思书院的办学宗旨

时，认为“自书院专究制艺，不务实学，乃一无足称

矣。”[24]因此，“不拘泥于史”的另一内涵是，虽然大

学要求我们培养历史学本科生，但也许我们的培养

目标应该更加宏阔一些，不应仅仅局限于培养这一

类专门人才，而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培养

能够贡献社会、实现中西文化汇通的精英人才。

4.关于导师的指导与学生的个人兴趣

在本科生导师指导下的学生日记和作文，集中

体现了学生的读书心得和研究兴趣，也必然渗透导

师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导师的指导能否满足学生

的个人兴趣，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这一问题

显而易见。在本科生导师制中实施日记教学法，一

方面应注重导师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另一方面也应

重视广泛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注意避免门户之见。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有几名学生想特别行拜师礼于

唐文治先生，他没有同意。他说：“诸生来校肄业，

与鄙人师生名分已定，诸教授皆诸生之师，不必再

向鄙人行拜师礼。……对在校学生，则不主张举行

拜师仪式。”[25]唐先生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

避免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

展。当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注重以德育人、以礼化

人，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拜师、谢师礼仪，进一步融洽

了师生关系，但也应吸取过去的经验，注重书院全

体师生情谊的和谐发展，以形成师生情谊甚笃的局

面。导师应力图像当年主讲龙门书院的刘熙载一样，

“途遇其徒，望而知为院中人也。”[26]教师应该重视

所有书院学生，而不仅仅是自己指导的学生；学生

也应不囿于学业导师的指导，亦可转益多师，向所

有老师学习。今天岳麓书院采取入校即认定学业导

师的方式，一年后学生仍可申请更换导师。这样，

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和学业的发展，但另

一方面也有可能使学生在未能全面认识自己和了解

导师的情况下仓促选择导师，导致师生互选的默契

程度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就日

记教学法而言，目前岳麓书院本科生公开出版的论

文，大多是学业导师指导的，也有不少是非学业导

师指导的，这就充分体现了书院开放包容和谐的师

生关系，满足了学生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因此，从整

体上来说，岳麓书院在本科生导师制中采用日记教

学法，对于促进本科生治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值得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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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iary Teaching Method 
in the Academ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YIN Hui  XIAO Yong-ming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the Academies applied in both Han and Song School, diary teaching 
method w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se schools at that time. This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after it is completely combined with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Yuelu Academy at Hunan University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racticing the diary method in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With classics and history as its core 
teaching content, the Academy focuses o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le ensuring 
that students have enough self-study time. It also publishes excellent papers of students. Moreover, it combines 
knowledge teaching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pays attention to mutu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result, Yuelu Academy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 but scientifically combin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us improving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 abilities of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model; the Academy system; the traditional diary teaching method;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Yuelu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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